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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白袍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最近在整理一些資料，為一個邀約演講做準備，

講題是「長照機構失智症患者的緩和醫療照護」，

仔細看一下這個題目，其實和傳統上安寧照護的概

念差異很大，跳脫了「癌症」、「臨終」、「安寧

病房」的概念，轉而關注了「長照機構住民」、「失

智患者」、「緩和醫療需求」等受限於健保或制度，

以前較不被安寧從業人員看見，卻是我們慈濟醫院

團隊很早就和花蓮一些長照機構共同努力的目標。

從居家護理師那裡拿到了許多的照片和影片，從這

些影像裡面，許多患者的故事，又慢慢地回想起來；

我記得某一位阿嬤瞇著眼看我識別證名牌的樣子，

我記得另一位阿嬤躺在床上握著我的手的樣子，我

也還記得某位總是西裝畢挺的阿公和我談著他在生

命末期時想要的照顧那種安詳的神情。記憶裡面總

是美好的開心的事情，當然辛苦的或是難過的依然

都有，不過每個參與照顧的成員都很努力的想要讓

這些末期或是臨終的住民得到最好的善終體驗，我

必須承認，在這個團隊裡面，相對於居家護理師或

是長照機構護理師，我付出的太少，卻從他們身上

學到很多。

安寧緩和照顧的
                               護理夥伴

謝至鎠
花蓮慈濟醫院

緩和醫療科主任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Nursing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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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在機構，我會有一次到兩次的

門診，雖然是門診，不過壓力倒不會很

大，因為機構的護理師都會帶著我看每

一位住民，而且對於住民的狀況都非常

清楚，知道他們每個人不一樣的生活習

慣，知道他們症狀的變化，也知道藥物調整對他們的影響，我只要依照護理師的

提醒，就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診斷和處方的調整，或是建議是否要轉到醫院做更進

一步的檢查或處置。住民和護理師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緊密的，有些細

微的小動作或小變化我怎麼樣都沒有發現，但是護理師就會很信誓旦旦的告訴你，

和以前真的不一樣，多久以前開始發生的，這個變化對住民有如何如何的影響…

…，這個時候你就會感嘆，還好我們有這樣堅強的團隊一起工作，慶幸自己是這

個團隊的一員，因為沒有了這些護理師的協助，你沒有辦法對於住民有這麼仔細

的觀察，你會在嘗試和錯誤之間跌跌撞撞，你會不得不佩服這些護理師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能耐，和住民之間保持著和家人一樣的關係，卻又可以在專業之間游刃

有餘，我們所期待的全人醫療，好像就在機構的環境裡真實的體現了。

從我的角度來看，身為一個醫師，一定要能從護理師身上學到一些東西，可能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護理師，總是努力為病人圓滿人
生的夢想，創造病人與家屬共同的記憶。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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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態度、可能是細心、可能是某些特質，這樣才能在

成為一個好醫師的路上準備好自己。我常常和自己帶

的醫學生這樣說，也希望他們能有這樣學習的機會。

這幾年我們在醫學系五年級的課程裡面，加入了跨

專業學習的課程，利用一些臨床案例，讓醫學系、護

理系、社工系和物理治療系的學生用小組討論的方式

共同去理解和處理病人各類的棘手問題。這樣的過程

中，每個專業的學生會發現，原來自己關注的，只是

病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沒有共同合作是沒有辦法設

計出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的。

我們的準醫師在課程結束後的反思告訴我們，他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原來

有關病人照顧，我還有許多不知道的事，像是我們只負責把 NG 和 FOLEY 放好，

但之後怎麼餵食和清理都不曉得，在護理系同學解釋後，才知道原來有許多細節

要注意，才知道要彼此學習的事真的很多。」他們也學會放下了框架：「只有醫

師根本無法照顧病人，護理師甚至治療師比起醫師接觸病人時間更久，常常會發

現很多醫生沒注意到的細節，總而言之，想讓病人能有最好的照護，就必須先把

攝影／陳純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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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高高在上的框架拿掉，大家都是平等的，重要性都是一樣的，如此一來，才

會有好的醫護跟醫病關係，病人也能得到最好的照顧。」我相信這樣的互相理解

和互相學習，會讓我們在團隊中發揮各自的功能以及承擔應負的責任，也會讓我

們的醫療環境愈來愈好。

安寧緩和照顧在醫療體系和民眾的認知當中，一直強調的都是團隊的互補與合

作，我們也很認真地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希望能為面對生命末期的病人與家庭

的舒適與平安多做一些。對於長照機構的住民來說，人生的最後，老了、衰退了、

記憶淡忘了，扶持生活的是機構，噓寒問暖的是機構的工作人員，在這裡有人為

他們準備三餐、叮嚀吃藥、觀察生理狀況的變化、也關注心理情緒的起落，可以說，

當現實狀況無法讓這些住民在家裡安養天年時，「機構」是他們的親人們安心交

待與託付的所在，「機構」可能也才是這些住民最後「真正的家」。

安寧團隊對於機構住民人生最後階段的支援與照顧的協助，要加上機構工作人

員的共識與努力，才是住民能夠善終的決定條件，而我所遇見的長照機構護理師

們，對於住民的關心、付出和努力，絕對不亞於我在醫療體系所合作過的護理師，

甚至還身兼了住民家屬與專業人員的雙重角色，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更讓

我佩服和要學習的地方。

為了照護好病人與家屬的身心靈，心蓮病房的護理師學習
各式療法，圖為藝術治療課程。攝影／陳炳宏


